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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的鸟化石国家地质
公园内，存放着一块名为“中华龙鸟”的化石。然而，
这块名为“鸟”的化石，却并非鸟类，而是一种生活在
亿年前的恐龙。它为何被命名为“鸟”？后来又是如
何“验明正身”的？

这块中华龙鸟化石长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
化石上的动物既像小型的恐龙，又像一只准备飞翔的
鸟。它的头骨低而长、脑颅很小，前肢短壮，后肢和尾
巴长，牙齿呈锯齿状。最为奇特的是，它的身上披有

“羽毛”，与常人印象中的恐龙十分不同。

“这块中华龙鸟化石最初发现时，曾被专家认为
是原始的鸟类而得名。”辽宁省朝阳市文化研究学者
雷广臻说，1996年，全身披覆着原始绒毛的中华龙鸟
化石发现于朝阳北票市四合屯村。后来，这块化石辗
转到了时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季强的手中。季强
和他的同事分析了化石上的“原始羽毛”及化石似鸟
类的特点，将其命名为“中华龙鸟”。这一发现和命名
很快轰动了古生物界。

中华龙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遍布全身的丝状绒
毛，这也是最初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带有“羽毛”的非鸟类恐龙被发
现，“羽毛”显然并不能作为区别鸟类和非鸟类恐龙的
依据。随着对中华龙鸟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利用系统
发育学的方法，确定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兽脚类恐
龙，是美颌龙的一种。

古生物学家还对中华龙鸟身上似毛表皮衍生物
的功能进行了讨论，一些人认为它可能是一种表明性
别的“装饰物”；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保温装置，
并由此推论，中华龙鸟身上的似毛表皮衍生物表明，
小型的恐龙有可能是温血动物，也就是恒温动物。

“1996年以前，博物馆、科普书上的恐龙复原像
身上一般只有鳞片，因为人们没在恐龙化石上找到从
鳞片到羽毛的过渡形态，或者羽毛。”雷广臻说，可以
说，中国带“羽毛”恐龙化石的发现，有力推动了鸟
类起源的研究。中华龙鸟生活在亿年前的白垩纪早
期，它的发现对于鸟类来源于小型兽脚类恐龙是一
个有力的支撑，中华龙鸟等重要化石的发现为处理
争辩已久、悬而未决的鸟类来源问题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

亿年前这种恐龙，为何被命名为“鸟”？

●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武江民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
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
《中国考古大会》自11月20日开
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中国考古大会》运用空间探
秘、专家解读、实景记录、全息影
像等多种形式，聚焦浙江杭州良
渚古城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河
南安阳殷墟遗址、四川广汉三星
堆遗址、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
等12大考古遗址，呈现百年来考
古工作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说，节目中12
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遗址，都
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展
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
展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
烂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是中
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浓缩写照。

《中国考古大会》以“发现发
掘、整理阐释、保护传承”为叙事
线，邀请“考古推广人”通过空间
探秘与任务解锁，联结考古场景，
复现历史图景，营造身临其境的

考古氛围体验，在权威考古专家
的伴随式解读下，向观众全景展
现中国考古事业的研究成果和最
新发现，反映中国考古工作背后
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文化特质和
民族精神。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
播中心副研究员乔玉说，节目以
遗址为中心来叙事，更全面地展
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为活化历
史场景提供了更宽阔的舞台。节
目中精心设置了体验环节，引导
观众感受文明创造和发展之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
授、公众考古学中心执行主任王
涛说，节目将考古发现、研究成
果、活化展示、文化传承四方面逐
一呈现、紧密结合，既充分展示了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
让大众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的价
值和意义。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
说，《中国考古大会》带领大众走近
沉默的山、嶙峋的岸、孤寂的塔，走
近一代代考古人细心翻动过的土
地，通过情景化叙事、沉浸式空间
和文化场建构，重塑当代考古的重
要意义，呈现中华文明的璀璨绚
烂，从视觉观感、话语碰撞、思维认
知、情感积累等各个角度都充分调
动了受众的主体意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四学生
严艾雯说，看完第一期节目收获
良多。“玉器雕刻师对良渚玉雕技
术进行了现场还原，体现了人们
为传承历史、传播文明作出的努
力，他们传承与守护的坚定姿态
令人动容。”

有网友评论：“对于考古，我一
直是个路人，有对神秘和古老的好
奇，但却不愿意深究也不懂得该怎
样接近。但这次的考古大会真的
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考古学这么有
趣、这么生动、这么人性化。”

电视节目《中国考古大会》：

重塑当代考古重要意义，呈现中华文明灿烂成就
●新华社记者 白瀛

烤全羊

烤全羊是蒙古族的传统食品，选用一年半至
两年的嫩羊，宰杀后去内脏，用特别的器具，将整
羊做成一只卧着的活羊式样，在炭火上烤三至四
个小时，然后上桌。肉味鲜美，香飘满堂，浓郁扑
鼻。宾客在进餐前，要举行一定的仪式，高唱赞
歌，朗诵献烤羊的祝词等。宾客要高举酒杯以示
感谢，然后将羊分割，蘸调料食用。

烀狗肉

烀狗肉是地方特色菜品。将狗宰杀后，去毛，
将骨头砍成大块，放大锅中烀。烀狗肉的用料是
秘制的，一般不外传。烀熟后，大块上桌，食者可
用手掰着吃，类似手扒肉，很有原始风味。

白肉血肠

白肉血肠是从古时女真帝王及族长祭祀所用
祭品演变而来的。所谓血肠，即“司俎满洲一人进
于高桌前，屈一膝跪，灌血于肠，亦煮锅内”。而将
血肠放于“氽白肉”（酸菜加猪五花肉）中同炖，即
通称为“白肉血肠”。清代沈阳和吉林地区开设的
白肉馆，都兼营血肠，成为辽宁和吉林省满族特有
的传统名菜。

白肉血肠选料考究，制作精细，白肉肥而不
腻，肉烂醇香，血肠明亮，鲜美细嫩，配以韭菜花、
腐乳、辣椒油、蒜泥等佐料，更加醇香四溢，鲜嫩爽
口，备受人们的喜爱。这道菜现已成为白城非常
普遍的接人待客特色佳肴了。

（白城市文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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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对诗人苏
轼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在杭州通
判任上，37岁。（据王宗稷《苏轼年谱》）诗
人发现头上白发突然多起来。对这种人生
历程上的生理现象，措手不及，很不适应，
反应激烈。在《吉祥寺赏牡丹》诗中说：“人
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

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本文中苏诗
写作时间，均参看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

美丽的花呀，也不愿和诗人的新生白
发为伍！这一年的闰七月，他的文学导师
欧阳修因病去世，人生无常，也让苏轼吃
惊，真是“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哭
欧公》）诗人还发现，落发也突然多起来，以
至“晚凉新浴罢，衰发稀可数”。（《宿临安净
土寺》）——这样说当然是有些夸张，不过
由此可见生命的衰老迹象日渐明显，诗人
一下子显得惶惑，无所适从。

但是，对这些出头露面的白发，又能怎
样呢？诗人先是“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
去旧青山”。（《浣溪沙》）最好还是回四川老
家，守着那旧日的青山吧。哪就那么甘
心！“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
（《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白发生在37
岁的大诗人头上，苏轼觉得委屈，不公道。
这是和前辈诗人杜牧闹别扭！杜牧分明说
过：“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杜牧《送隐者》）大概是因为白发生在贵人
头上，所以诗人说很公道！如果生在诗人
自家头上，小杜恐怕也未必这么说了。

时间给的难题，只好等时间来解决
吧。1074年，苏轼仍在杭州。《正月二十一
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老来厌伴红
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与临安令宗人同
年剧饮》：“试呼白发感秋人，令唱黄鸡催晓
曲……黄鸡催晓不须愁，老尽世人非我
独！”听上去，心情还有点颓唐。但天塌下
来，大家顶着。我有白发，别人也有呀。该
怎么过，就怎么过，何必杞人忧天！于是诗
人在杭州纳朝云为妾。这年五月，朝廷命
苏轼往山东密州任知州。在经过苏州阊门
时，他还沉吟：“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
决？”（《醉落魄》）最初见白发，要退休回乡
的想法延期了，或放下了。

翌年在密州知州任上，苏轼那首著名
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最足见他当时心理
状态，词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
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
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
北望，射天狼。

以老夫自居，又说“鬓微霜，又何妨？”
意气风发。两鬓斑白，也不妨事，和初见白
发无可奈何的怯惧，大异其趣！1082年，
也就是七年后，苏轼在黄州，在名作《念奴
娇·赤壁怀古》中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
发！”这时苏轼47岁（《苏轼年谱》）,当然是
比在杭州初见白发，多了许多。但他心情
却很乐观。白发也不叫白发，叫华发，因为
到底还有不少黑头发嘛。

实际上，不但白发更多，而且胡子都有
不少白的了。比如，1081年，在黄州写的
《浣溪沙》云：“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
镊霜须。”《江城子》云：“孤坐冻吟谁伴我，
揩病目，捻衰髯。”（参看邹同庆、王宗堂《苏
轼词编年校注》）1082年，《渔家傲·赠曹光
州》云：“些小白须何用染，几人得见星星
点。”曹光州，是苏辙的亲家翁，所以年纪和
苏轼相仿。苏轼意思是，我们有几根白胡
子，何必费事染黑呢？好多人还活不到胡
子变白哩。

劝人家不要染须，其实几年前苏轼还

在染胡子呢。1078年，在徐州，《次韵王廷
老和张十七九日见寄》：“对花把酒未甘老，
膏面染须聊自欺。”1080年，和苏辙在黄州
西山游玩时还说：“何当一遇李八百，相哀
白发分刀圭。”还妄想仙药，使白发再黑；这
年《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韵子由二
首》：“铅膏染髭须，旋露霜雪根。不如闭目
坐，丹府夜自暾。”感到以前染胡子，都是白
费，还不如静坐养心。凡事都有个否定之
否定的过程，所以苏轼对曹亲家的话，也是
真心话。

1089年，苏轼重回杭州，任知州，重九
日，有《浣溪沙》云：“霜鬓真堪插拒霜，哀
弦危柱作伊凉，暂时流转为风光。”两年
后，又云：“雪颔霜髯不自惊，更将剪采发
春容，羞颜未醉已先赪。”和将近二十年前
比，诗人自然是更加苍老。这时反而觉得
这美丽的木芙蓉和我满头白发倒正配
呢。这是什么？这就是精神的高度，是境
界。什么境界？维摩境界。——1095年，
赠朝云的《殢人娇》云：“白发苍颜，正是维
摩境界！”苏轼达到这个境界，从初见白
发，意识到衰老将至，曲曲折折，算起来，
用了近20年；而把这个境界用文字概括
下来，明确拈示给我们，诗人已经60岁
了，一路上，经历了四十不惑，五十知命，
正到达孔子说的耳顺。

在《史记》列传的首篇，司马迁写下了孤竹国两位皇子伯夷
和叔齐的故事。

武王伐纣胜利后，天下归周，伯夷、叔齐却不认同，坚持不吃
周朝粮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曰：“登
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
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写到这里，司马迁发问说，由此看来，伯夷、叔齐到底是有怨
愤呢还是没怨愤？人说，天道无私，总是向善。像伯夷、叔齐这
样的人，算善呢还是不善？他们如此洁身自好，却终致饿死。再
说孔子在七十弟子中间，唯独称许颜渊是好学生。颜渊却一贫
如洗，连糟糠都吃不饱，以致过早离世。认为天道向善者，这又
做何解释？盗跖聚党徒数千人横行无忌，穷凶极恶，滥杀无辜，
竟高龄而终，这又符合哪条道呢？这都是些重大而昭彰的例
子。若说近世，那些操行不轨、作奸犯科者，却终身享乐，富足累
世不绝。有人择地而居，择时而言，非大路不走，非公正不彰，却
要遭灾罹祸，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说这就是
所谓的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

司马迁虽然将伯夷、叔齐冠于七十列传之首，但其表达方式
却有所不同，不是秉笔直书列传人物的事迹，而是夹叙夹议，且
从开篇到结语，议论多于纪实，事迹几笔带过，感慨与疑问厚重，
多半是引用孔子的言论说事。司马迁尽管深受孔子思想的影
响，但在《伯夷列传》中，则对天道究竟该作何解，一再质疑发问，
反复启迪思考，给人的感觉正如鲁迅所云：“从来如此，便对么？”
《西京杂记》给出的答案是：“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
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
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
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也。”也许这就是司马迁之问的解，只是他
没有明说而已。

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历史使命，不论是在体例上还是措辞上，以及谋篇上，都秉持着
自己知人论世的准则，透溢着他发自良知的感慨与见解，不过因
历史局限性所致，只能借他人杯中之酒水，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细读《报任安书》，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的一片苦衷了。他因为李
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刑，忍受了常人难耐的耻辱。大义凛然地
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感同身受地悟到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
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
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
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从而秉承父亲之遗愿，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人类早期认知中，天是有形的，通过月落日出、星移斗转、四季轮回、寒暑交替、风起
云涌、雷电交加、雨雪肆虐等天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天又是无形的，无边无际，虚幻缥缈，
且不可捉摸，不可掌控，不可违逆，上升到理性层面，诸如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观念深
入人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及古代先知们的笔下，“天人合一”之说当属于朴素的哲学
命题，他们对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表述，神秘而又多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
是对那些用常理无法解释的人和事，往往会归结为天意，“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到头终有
报”也就逐渐演进为教化理念，发挥着劝人向善和平衡心态的双重效应。

司马迁既要“究天人之际”，对天人感应之说自然不能回避。事实上，他在《史记》中有
多处发出与天道相关的感喟，却又前后矛盾，时而叹服天意，时而疑窦丛生。司马迁尽管
倾向于儒学，但又非全盘照搬，总体上还是怀疑天道的。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

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钱钟书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做过辨析。他认为，司马迁
之所以前后矛盾，乃情感使然。在著《史记》过程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
在理性上，他是不信天道的，但当“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
之常情恒态耳”。

纵览《史记》全书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既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力求
“成一家之言”，又怀有鲜明的家国情，爱憎分明，情感丰沛。其天道观并非二元的，而是统一
的，发乎情，合于理，理性高于感性，质疑优于盲从。由是观之，无仁义之心则无以服人，无情
理之念则无以传世。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他理性的一面，意
在警世；而在其他诸篇中，时而感叹“岂可谓非天乎”“盖若天所助焉”，是他感性的一面，意在
抒怀。钱先生从“析理”与“慰情”两个视角看待司马迁的天道观，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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